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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说，小雨这次没考好，丢
掉了年级第一，担心孩子心神不
宁，让我抽空劝劝。“她就听你
的。”姐在电话边上扯着嗓子
喊。

被带“高帽”是件挺骄傲的
事儿，但有时却意味着一方“甩
锅”和另一方的责任担当。比如
现在，姐夸完我，喝完燕麦，吃
完西点，抹抹嘴，就把家交给保
姆，自己开着宝马，安心去外面
做买卖。我则只好泡了碗陈饭
稀粥就着榨菜，啃了个馒头，急
匆匆地从家坐十站地铁，赶在小
雨遛了弯、消化完早餐之后，坐
在她家客厅准备开展思想工作。

小雨让保姆给我搞一壶“肉
桂”，我说，就别麻烦了，走的时
候我把那一大盒直接拎走得
了。我还信誓旦旦地说：“是你
妈让我拿走的。”

小雨乜斜地看着我，说：
“成，谁让你是‘猴子’搬来的救
兵呢。有什么安慰我的话，就直
接说了吧。我帮你抓紧时间完
成任务。”

我一边吃着她家的高档干
果、水果，一边把事先想好的什
么“一次偶然失误，代表不了什
么，你要认真一点，能落下现在
的第一好几个来回”“你们年级
你算不上最聪明吧，可你占据第
一这把交椅好几回了，和别人比
你心理素质好，考场发挥好，越
是大考你越能超水平发挥，舅舅
绝对看好你”……陈词滥调一股
脑地抛了出去。嗓子干了，我就
喝口水，连看都不看她一眼。我
怕她中间打断，我就说不下去
了。

我没指望这些话一定能打
动小雨，我就按小雨说的，是完
成任务，说了就好，说完拉倒。
现在的孩子自主性强、逆反心理
强，知识面广，不把你说服就不
错了。小雨和我一样，一边吃着
干果、水果，一边笑着看着我。

她说舅啊，其实，我最喜欢
就是你平时不“多嘴”的劲儿，
今天你一下子说出这么多头头
是道的话，还句句都在理上，既
引经据典，又联系自己的实际，
可见为了安慰我，费了不少工夫
吧。说完她看了眼手机，突然拍
了下沙发，又给手机回了几句
话，笑着说了句“搞定”。

小雨回头转向我说：“就冲
舅舅这么够意思，我不郁闷了，
您费心请我吃顿肯德基，我保证
爸妈晚上回来，我笑脸相迎。”

我说那不行，你知道你舅不
富裕，自己都舍不得吃肯德基。
小雪说，不是真让你请，你就帮
我搭个架子，我爸我妈问起，就
说是你请的就完了。我知道我
姐不愿意让小雪吃肯德基，油
大。但看着小雪苗条的身材，吃
一顿也胖不起来，更何况都快中
午了，我还真有点饿了，拉着小

雪就往外走。
刚走出小区门口，正遇到小

雨的快递到了，一大纸箱的书。
小雪说是限量版毛边纸的《张爱
玲全集》，她和同学“打赌”赚来
的。我觉得这一套书价格不菲，
疑惑地看着小雪。小雪让我放
心，说那家伙家里有的是钱。

小雪一路上都非常兴奋，她
先是给同学打电话，告诉那边

“书到了”。还开玩笑地说，这
两天就等着看这套书呢，再不把
书发来，就准备先直接买下，再
拿发票去报销。

到了肯德基，小雪的兴奋劲
儿也没过去，她一路打电话的男
生被她称为“千年老二”。我故
作沉思状，然后用半拉眼睛看着
小雪，她笑嘻嘻地说，最喜欢我

“嘴紧，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样
子”。我就摆正身子直勾勾地看
着她，对，直视，我用全部眼神
雷达般锁定她的眼睛，仿佛直达
心灵。

小雪有点懵了，她的目光开
始漂移，却又不想认输，我感觉
脚下一疼，条件反射地低了下
头，就听小雪在我头上说了句

“你输了”，便嘎嘎地笑了。
我抬起头，可以说目光炯炯

地盯着她。她又想在桌子底下
踢我，我早把脚缩了回来。“真
没意思。”她说，“好吧，我输
了。”又说。

“这就是个玩儿，我同学他
爸挺严的，逼着他非得一次第一
不可。我们俩平时挺谈得来，他
对我也挺好的，还送过我很多次
生日礼物。我就，和他打了个
赌：如果这次他考第一，很愿意
让他送我一套书……”

“他不知道，我是故意答错
了一道题。但这样一来吧，老
师、我妈她们又总做我工作，我
心里也有点不好受……”过了半
天，小雪又小声咕哝了一句。我
把目光从她眼中移出来，散射到
窗外，像是对着窗外的人说了
句：“下不为例，绝对不能说你
是 故 意 的 ，绝 对 不 能 有 第 二
回！”

“绝对！”
下午的日头挺热，小雪却一

直拉着我的手，全是汗。她故意
地使劲摇着我的手，好像提醒我
应该说点什么，或者答应她什
么。我什么也不说，脸红着。

小雪说，舅你行行好，说句
话吧，天还这么热，要闷死人
了。

我憋不住，问她：“你说过最
喜欢我什么了？”她就笑了，和
我道别，“飞”走了。姐晚上打
来电话，夸我真有办法，小雪心
情好多了，晚上还给她两口子唱
了《祝你平安》。还说，小雪的
事儿，我们都要替孩子保密。

放下电话，有些欣慰，心里
五味杂陈，我可能是想多了……

女孩上班的第一天，就得了
个雅号，其实不雅，叫“陀螺”。
那天下雪，本就胖乎乎的女孩身
着像充了气的膨松羽绒服，脚下
是钉子一样的高跟鞋，一进门，
不知哪位同事张嘴就冒了出来：
陀螺！

听到的人刷地把目光汇聚过
去，别说，还真形象。待到女孩发
觉周围有异常时，众人赶紧恢复
各自的状态，装作没事一样，这才
蒙混过去，女孩自己也就蒙在了
鼓里。好在大家心中有数，并不
曾有人再这样叫。毕竟，是初到
公司的职场新人，又是一个女孩
子，可别伤害了人家。

没想到，女孩却很讨人喜
欢。

办公室是所有部门共用一
个巨大的办公空间，被一个个方
块形的隔板分成一块块区域。
几个区域合成一个部门，部门之
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畅通无
阻，无论哪个角落喊一嗓子，所
有人都能听见。

另一边是洗手间、开水房、
会议室和两个会客室。女孩的
办公桌在一进办公区的正对面，
也是办公区的中间位置。进门
的谁手里吃力地提着什么东西，
叫嚷着快帮忙，女孩连忙站起
来，迎上去，接过来，送到位。
送快递的来了，站在门口喊，女
孩当作是喊自己，过去签字接
收，再送到收件人跟前。有要寄
快递的，为图省事，也放在女孩
那，让她代劳。哪个老总带着客
人进来，顺嘴一句倒点水，并没
明确的对象，也是女孩义不容辞
地完成。

公司是有前台的，在一楼大
门口处，负责整个公司的人员进
出和联络，到这个楼层的普通办
公区，就不再跟踪引导。女孩成
了本楼层的义务前台，而且有求
必应，随叫随应。难得的是，女
孩从无怨言，憨憨地也是淡淡地
笑，好像从来不懂得拒绝和推
辞。女孩真的像个陀螺了，胖乎
乎的身形转过来转过去，很少歇
下来。

为提高效益，公司实施裁
员，把决定权下放到各个部门，
自己定人员编制，压缩出来的工
资额的三分之一，作为本部门的
减员增效奖励。这一下，人们都

积极起来，挖空了心思整合人员
和工作内容。

女孩所在的客服部撤销，合
并到业务部。照说，女孩顺理成
章成为业务部的人，可业务部拒
收，理由是单纯的客服岗位是浪
费；要兼做业务的话，女孩又欠
缺公关能力，也不懂业务。原客
服部经理是负责任的人，不忍心
女孩被淘汰，又推荐到行政部，
行政部最普通的文员要求有一
定的文字组织能力，熟练使用办
公软件，外表又是主要考量……
其他的工程部、财务部、人事部
等更要有专业技能，最后女孩只
有被裁的份。

女孩不在了，再有快递员站
在门口呼叫，无人应答。时有同
事从一团乱麻的工作堆里抬起
头，站起来向着女孩所在的方位
刚发出一声召唤，才意识到那人
已经不在了。再有领导领客人
进来时，随口地一说，并不产生
后续效应，只好自己提着水瓶到
开水房灌水，再倒给客人。

其实，员工始终在不停地
走，也在不断地来，公司像是开
水房的热水器，水路中的一个环
节罢了，走和来都正常不过。

三年后的一天，女孩再一次
应聘到了这个公司，所有的员工
竟然没有一个是当年的，全都不
认识。仅有一个面熟的，是公司
的保洁员，近过五旬的阿姨。女
孩还是胖乎乎的，阿姨竟然还有
一点点印象，主要原因是其他员
工私底下给起的“陀螺”外号。
两人攀谈起来，围绕着这个外
号，笑成了一团。

正是夏天，女孩穿的是蓬松
的纱裙，下面是大大的裙摆。女
孩说自己从这出来后，已经走过
了五家公司，真的像陀螺一样，
转着转着，又转了回来。话说
着，女孩站在原地旋转起来，裙
摆旋成了一朵偌大的绽放的花，
旋转的花。

保洁阿姨微微叹息了一声，
说，你们都是陀螺，不停地转，
像我一样转到老了，没力气转
了，也就回家待着了。

生活也得转。已经结婚成
家生孩子的女孩跟了一句。

她突然联想到一个问题，我
们都是陀螺，可谁是那根抽打的
绳子呢？

夏秋之交，猴坑村的茶会又将
拉开序幕。茶会的奖品，是村后陡
峭山崖上一株千年老茶树一年的
采摘权。

一听这个奖品，茶农们谁不暗
暗攒劲？尽管那株老茶树身处绝
壁，但对村里的采茶人来说，在峭
壁上采茶并不是件难事。这么珍
贵的奖品，各家各户势必会倾尽全
力，背水一战，不惜代价奋力一搏。

白老爹对那株老茶树倾慕已
久，年轻时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
亲手制作几斤千年猴魁。无奈，老
茶树被村里最有威望的老茶人守
护着，老茶人不发话，谁也甭想摘
下一片叶子。白老爹曾半夜里偷
偷攀爬上去采摘茶叶，不料，被老
茶人驯化的一只野猴发现。野猴
和他在树上对峙相持，一不留神，
白老爹摔下来，多亏了村外瓷器店
的老板路过，才被救下性命。

今年，老茶人居然要把茶树的
采摘权当奖品奖给茶农，这可比摘
下天上的月亮更让人惊喜。

茶会不日即到。依惯例，茶席
一溜排开，各位茶农带来自家的极
品茶叶现泡。猴坑村最有资历的
老茶人，组成品茶团，一席一席地
品，最后，评判出最优质的茶作为
本年度的茶魁。

经过层层筛选，白家的茶进入
了前三名，白老爹一再叮嘱儿子，
一定要在最后一赛中使出“杀手
锏”来。

去年，白家父子在茶会上夺下
茶魁，有点让人意外。当时，临近
茶会，白老爹的儿子在外和好友喝
多了几杯，醉酒归来，看到厅里放
着一只锦盒，一时好奇，打开看时，
不小心把父亲订制的一套高档斗
形陶瓷茶器打了个稀碎，怕父亲怪
罪，只得把锦盒藏了起来。

茶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父亲到
处找茶器，见躲不过去，白家儿子
突然灵机一动，便把朋友送给自己
饮酒用的一只硕大的透明圆筒形
器物拿到茶会上，他想办法把父亲
劝到一旁，自己亲自表演了一次茶
艺。只见他用沸水温杯后，斜着杯
放入猴魁，加水至茶叶的三分之二
处，浸润茶叶后，再缓缓注水，没过
茶叶，最后轻轻把透明杯器放在茶
席上。

这时，众人个个看呆了，过了
片刻，这才惊叹一声回过神来，只
见那一索索的茶叶，如一杯绿色的
丛林，在透明杯中根根分明，浮立
于水中，比起其他两家的茶，多了
一种视觉冲击，观赏性极强。结
果，白家就拿下了茶魁。

今年茶会，到最后一轮时，众
人把场上留下的三个茶席围个水
泄不通，大家都想看看，今年到底

“茶魁”花落谁家。
陈树家的茶形，一芽二叶，外

形紧细，色泽油润，均匀一致，洁净
无杂质，可谓之名优极品。

李苗家的茶香，浓郁持久，兰
香袭喉，可谓之香中有甜，甜中补
香。

最后，众人来到白家的茶席
前，想看看白家父子今年又有什么
新鲜玩儿法。去年茶会后，茶农们
打听到了白家父子用的透明杯子

是一种含石英的砂子、石灰石、纯
碱等混合后，在高温下熔化、成形，
再经冷却后制成的名叫“颇黎”的
茶器。今年，许多茶农为了让自家
的茶也能增强观赏性，纷纷仿效白
家父子，订购了各种水晶、玉色、金
星等“颇黎”茶具，只等在茶会上一
较高下。

而此时，白老爹盘腿静坐，等
水烧好，把儿子送来一个锦盒慢慢
打开，小心翼翼从里面取出一只瓷
杯置于茶席上，只见杯体白如雪，

薄如翼，润如玉，声如罄，据说是一
种极罕见、极难烧制的高白玉瓷
器。白老爹温杯后，把茶叶置杯
中，注水，浸润，再注水没过茶叶，
最后，把杯放在高处，众人仰观时，
在强光之下，只见薄如蝉翼的高白
玉瓷杯中，隐约可以看到茶叶上的
脉络，油绿的茶叶在水中浮游，犹
如一丛绿猴潜藏在一团白雪之间，
白中透绿，绿中藏白，白老爹称此
为“猴韵潜雪”。

品茶团的老茶人们看着茶会上

各种“颇黎”杯泡的猴魁，仿佛一丛
丛生长着的绿茶林，一眼洞穿，没
有了神秘，唯有白父用这高白玉瓷
杯泡的茶让人心生向往，举杯从外
端详，茶在杯壁中若隐若现，品一
口，猴韵无穷。

白家父子又拿下了茶魁的美
誉。

不久，听闻村外一家濒临倒闭
的瓷器店重新红火了起来，白老爹
的心这才落地了，“茶香，瓷好，那
就好。”

她去阳台收衣服时，闻到
一股浓浓的烟味。她心里的
火气腾地一下起来了。

每次看见他抽烟，她都会
唠叨几句。“你能不能别抽了，
长点记性行不行？”“不抽会死
人吗？”“抽抽抽，出去抽，别在
我 眼 皮 底 下 。 眼 不 见 心 不
烦。”

这样的话，他的耳朵早听
饱了。她明知道说了也没用，
可忍不住还是要说。他呢，该
怎么抽还怎么抽。

因为他常年抽烟喝酒，加
上近来他明显消瘦，老说浑身
没劲。她怀疑他有病。在她
三番五次地催促和劝说下，他
终于同意去医院了。

化验结果为糖尿病，医生
嘱咐不能抽烟喝酒。“看看，弄
出病了吧！给你说过多少次
不能抽烟喝酒，你偏不听，这
下好了……”她越说越伤心，
最后，下决心似的说：“我可不
想陪着你倒霉。从今天起，你
要是再喝酒抽烟，我坚决不和
你过了，坚决离婚！”

可能是担心自己的身体，
也 可 能 是 惧 于 她 的“ 坚 决 离
婚”，他竟说这回真记住了，再
不喝酒抽烟了。

刚开始的几天，他真的做
到了。可是，几天后，他坚持
不下去，于是由以前明目张胆
地 抽 烟 喝 酒 ，改 为 偷 偷 摸 摸
了。

他们是自由恋爱。当时，
两人在同一个单位上班，一见
钟情。结婚不久，赶上了上世
纪九十年代的下岗潮，夫妻双
双下岗。很快，他在一家副食
批发公司谋到份事情做，而她
也 在 一 家 制 衣 厂 找 到 工 作 。
这一干，就是十多年。日子虽
不富裕，却也衣食无忧。

后来，他们利用这些年挣
来的人脉和资源，自己开了一
家副食品批发部。夫妻俩一
合 计 ，又 买 了 一 辆 小 型 送 货
车。为了节约开支，他们决定
不雇人，而是自己往乡下的副
食品商店送货。努力经营之
下，日子越过越红火，如今他
们已经结婚二十多年，儿子也
上大学了。

可是，这已经是她第 N 次
发现他偷偷抽烟了。她恨得
咬牙切齿：“抽抽抽，抽死活
该！”他没理她。她越说越生
气：“是谁说的不再抽烟喝酒
了！还要一点脸不？”

他终于被她无休止的唠
叨激怒了。战争拉开序幕，陈
谷子烂芝麻的事都被翻了出
来，结果无一例外地，以她的
冷战收场。她冷着脸不再和
他说话，不做他的饭，不洗他
的衣服。

晚饭上桌时，他在沙发上
坐着看电视。一直跟着她生
活的老父亲看不下去了，对她
说：“你们这是干吗呢？”转身
他又对女婿说：“过来吃饭。”
她没好气地接口：“爱吃不吃，
喊他干啥！”他没说什么，站起
来开门出去了。

夜 晚 十 点 多 他 还 没 回
来 ，她 有 些 着 急 了 。 正 准 备
让 老 父 亲 打 电 话 问 他 在 哪
儿 ，她 弟 弟 的 电 话 就 打 过 来
了 ：“ 姐 ，你 们 是 不 是 吵 架
了？我哥不知道在哪儿喝多
了，这会儿在我们家里，你过
来把他接回去吧。”一股怒火
忽地从她心里蹿了出来：“不
接，喝死他活该！”说完，她啪
地挂了电话。

老父亲看了看气得脸色
煞白的女儿，叹了口气，说：

“ 你 这 是 何 苦 跟 自 己 过 不 去

哩？去把他接回来得了。”她
一言不发，不停地看时间。不
一会儿，她弟弟把喝得烂醉的
他搀回来了。她看他一眼，心
里陡然一惊。他下巴有一处
约一厘米长的划伤。可她的
脸色并没缓和，气呼呼地帮着
弟弟把他扶到床上，又把他的
鞋脱掉。他倒头睡去。

送走弟弟，她又去看他的
伤口。她确定那只是一点皮
外伤，无大碍。她用碘酒一边
给他擦伤口，一边骂：“活该，
喝死活该！”他睡得昏昏沉沉，
没任何反应。

夜空下，一栋栋楼房里的
灯光渐次熄灭，城市逐渐安静
下来。他的鼾声在静寂的房
间异常清晰。睡意袭来，她按
灭了床头柜的灯，在他身边躺
了下来。他突然翻了个身，鼾
声戛然而止。她一下子坐起
来，开开灯，看向他下巴处的
伤口。他换个睡姿，又沉沉睡
去。等到他鼾声再次响起，她
才又一次躺下。

夜愈来愈深了。风拂过
窗外的枇把树，发出一阵阵簌
簌的声响，她从迷迷糊糊的睡
意里清醒过来，一下子想起他
昨晚喝酒了，下意识地伸手去
探他的鼻息。她总是这样，每
一次他喝了酒，她夜里只要醒
来抬手就去寻找他的鼻子。

他胸口一起一伏，呼吸平
稳，她安下心来又去睡觉。

清晨的阳光一如往常，温
暖而明亮。她醒来时，已不见
身边的人。她一激灵坐了起
来，趿拉着拖鞋刚走出卧室，
听 见 厨 房 里 有 哗 哗 的 水 流
声。她走进厨房，看见他正在
洗菜做早饭。她装作不经意
的样子看看他的下巴。还好，
昨晚的划伤已经结痂。

女人的 □刘瑞

小镇上，建有两座一模一样、又相距不远的
石桥，一座是真话桥，另一座是谎话桥。

真话桥让从来没有撒过谎的人走，谎话桥让
撒过谎的人走，哪怕只说过一次谎，也要从写着

“谎话桥”的石桥上走过。
石桥自然不能鉴别谁撒过谎，谁没有撒过

谎，过桥全凭行人自觉。这自然会带来一种混
乱，但眼睛看不到，这只是内心世界的混乱。不
过也有效果，只要耐心观察一段时间，就会发现
过真话桥的人要比过谎话桥的人少许多，说明
自律的人、诚实的人、能够坦然面对真假的人还
是有，哪怕只有一个人，建这样一座真话桥也很
有价值。

有人说，在小镇上建这么两座石桥，对人的
要求其实太严苛了，更有些多余，不如扒掉一座，
抹去“真话桥”和“谎话桥”的桥名。意思是说，在
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一辈子不说谎的人，而且
很多谎言都是善意的。还有，当初走过真话桥的
人，后来又撒了谎，又该如何走这两座石桥呢？

建桥的人这样解释，人们的生存条件远比选
择这两座石桥严酷，跟那些大灾大难相比，选择
走真话桥、还是走谎话桥，简直像一个无伤大雅
的游戏，只需要一点点对自我的真诚和反思。
何况即使走错了石桥，也不会有什么严重的惩
罚。那些原本应该走谎话桥的人，假如有意走
上真话桥，也只不过是多了一次无声的谎言。
这种行为上的不光彩，他人从外在上根本看不
出来。人们很少跟自己过不去，又何必跟这两
座石桥过不去呢？

至于当初走过真话桥、后来撒过谎的人，再
次选择过桥的时候也非常简单，大大方方地去
走谎话桥就可以了。一个对自我真诚的人，也
是能够把个人历史划分清楚的人。

质疑这两座石桥的人又说，在这个世界上，
恐怕只有牙牙学语的婴孩没有说过谎，可是他们
不能独立过真话桥，还需要擅长说谎的成年人抱
着过去，这种行为难道不是对真话桥的讽刺吗？

建造这两座石桥的人只好解释说，提供帮助
是不必区分这个的，婴孩也没有能力和责任去
区分，他们需要的只是善良的爱护，而不需要挑
选说过谎的人和没有说过谎的人，爱就是爱，说
过谎的人也会献出同样宝贵的爱。真话桥和谎
话桥并不是对婴孩的考验，它们也不是为赤子
和天使而造，这两座石桥原本是一模一样、相距
不远的啊。大山也考验阻碍着每一个人，但是
人们会质疑大山吗？

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人，期待这两座石桥拥有
一种魔法，让走错石桥的人变成透明人。这样
一来，人们就能够辨别清楚是谁撒过谎而又自
欺欺人。

建造这两座桥的人却很担心这种魔法，声称
这样的话石桥就变成了恐怖桥，估计再也不会有
人走了。行人最喜欢的其实是，这两座石桥既没
有任何魔法，也没有任何定性，永远抹去“真话
桥”和“谎话桥”这个标签，另外为它们起一个浪
漫的名字，让人们轻轻松松地、平平安安地过桥。

打 赌 □董斌

陀螺人 □丁迎新

真话桥
和谎话桥 □孙君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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